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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很少有某一类植物过
得像牧草般“憋屈”：明明本领
够大，却长期不被重视。

在植物学界和种质资源保
护领域，愿意关注牧草的学者也
少之又少。“研究这个，太难出成
果了。”用中国热科院热带牧草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虎彪的话
来说，牧草尤其是热带牧草，确
实是个冷门学问。

但就是在这么一个“难出
成果”又冷门的领域，杨虎彪和
他的前辈、同事不仅接力钻研
近七十载，更在新品种选育、成
果推广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科
技成就。

摸清南方牧草资源“家底”

叶片细长或肥厚，动辄三四
米高或刚刚没过脚踝，这些“杂
草”生长在城市路边、密林深处、
田野小道，看起来似乎不会引起
任何人的注意，直到出现在杨虎
彪的视线里。

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将它
们小心采集，经过压制、干燥等
工序后，再一一装订保存。自
2010 年进入中国热科院品资
所，杨虎彪已经记不清这样一套
动作自己重复了多少次。

比他重复更多次的，是中国
热科院副院长刘国道研究员。

从1985年毕业那年起，刘
国道便开始用双脚丈量海南的
每座村落、每片山林、每条河流，
之后又一次次出岛，足迹遍布

南方各省最偏远、最荒凉、
最艰苦的地方，只为带回
这样一株株造型各异却
又貌不惊人的“杂草”。

“杂草”确实够
杂，它们当中既有草
本植物，也包括一些
灌木、半灌木，看起来
分明是“八竿子也打不

着”的关系，却因都具有
饲用等价值而被赋予了一

个共同的名字——牧草。
“牧草能解决畜牧业饲料保

障的问题，在水土保持、培肥土壤
等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意
义。”刘国道说，然而由于种种原
因，我国关于牧草的研究起步晚、
基础弱，研究热带牧草的人更是

少之又少，“一份优良的资源，可
以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资源收
集则是育种研究的基础。”

正是基于这份责任感与使
命感，包括刘国道、杨虎彪在内
的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从尝试摸
索，到2000年前后系统性开展
热带牧草种质资源的调查、收集
和保护工作，如今终于基本摸清
了南方牧草资源“家底”。

“我们走遍南方15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目前收集到草种标
本共计8000余份，其中南方重要
牧草资源的科、属实现了100%的
覆盖，种级水平保存量占南方分
布种总数的70%以上。”让刘国道
兴奋的是，国家热带牧草标本馆
于今年2月在中国热科院儋州院
区落成，不仅意味着这些标本今
后拥有了自己的家，也标志着我
国南方第一个牧草专类标本馆正
式投入使用。

几代专家接力推广

标本收集只是种质资源保
护与利用工作的其中一环，而中
国热科院对热带牧草的研究历
史其实还能追溯得更早。

早在20世纪50年代，南方
大面积垦荒种植橡胶初期，时任
华南亚热带特种林业研究所（中
国热科院前身）第一橡胶研究室
（生态造林）室主任的何敬真教
授便从理论到实践上阐述了橡
胶抚育工作中解决防护林及覆
盖植物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导
农垦部门大力推广种植爪哇葛

藤和毛蔓豆，使之成为华南垦区
橡胶园的主要绿肥覆盖作物，有
力促进橡胶产业的发展。

“爪哇葛藤和毛蔓豆都属于
豆科类的绿肥牧草，对改良土壤
有很大作用。”刘国道坦言，当时对
热带牧草只有零星研究，直到20
世纪60年代开始，这项工作特别
是引种工作才开始被逐渐重视，

“听前辈们说，当时国外引种条件
相当困难，许多种子和资料只能邮
寄至香港，再由香港转寄回海南。”

好在，科研工作最不怕的就
是困难和麻烦。就这样，一颗颗
优质牧草种子辗转多地、漂洋过
海，纷纷在海南落地生根。不过
四五年时间，便已从国内外引种
绿肥牧草 131 种，其中新银合
欢、象草、危地马拉草等一批牧
草品种凭借速生丰产、用途广泛
的特点，很快在南方各省得到大
面积推广引种。

从引种到选育，从研究到推
广，几十年来，中国热科院品资
所的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不断提
升成果转化服务“三农”能力，针
对我国南方农区畜牧业以农户
为单元等特点，利用“农民参与
式”方法构建牧草推广体系，通
过科技下乡活动，把新品种、新
技术传递给农户。

到目前，该院已育成并通过
国审牧草品种32个，新品种累计
推广面积达4000多万亩。而最
让他们骄傲的，当属热研4号王
草和柱花草的成功选育和推广。

“热研4号王草原产于哥伦
比亚，我们于20世纪80年代引进

并育成通过国审，如今已成为我
国南方最重要的刈割型禾本科
牧草。”中国热科院热带牧草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董荣书介绍，柱
花草则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豆
科牧草，该院于1962年引进后，
选育出多个适合我国南方种植的
柱花草新品种，至此国内形成“北
有苜蓿、南有柱花草”的草业发展
新格局。

在这一过程中，海南岛充当
的正是“试验田”的角色。

为牧草搭建“种子银行”

“草还需要种？田间地头到
处都是，割都割不完！”这是早些
年，刘国道和同事们下乡推广牧
草种植时，最常遭受的质疑。尽
管多年推广已有一定成效，但不
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许多人
对发展牧草产业的重要性认识
仍然不够深。

“你能相信吗？每年我国得
大量进口牧草才能满足畜牧产
业的饲料需求，这两年受疫情影
响，进出口受阻，这一问题更是
愈发凸显。”刘国道说，相比北方
还有大牧场作为产业发展基地
支撑，南方牧草产业完全处于弱
势地位，“其实南方缺草啊，尤其
缺高质量的饲料牧草。”

为解决这一“卡脖子”问题，
中国热科院热带牧草研究中心一
方面积极推进新品种选育、成果
推广工作，另一方面也努力构建
起一套完善的热带牧草资源收
集与保存体系。

“农业每次质的飞跃，都是种
子变革主导，没有现代种业的支
撑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刘国道
说，在基本完成国内热区热带牧
草种质资源考察和收集工作的同
时，他们将“科研触角”伸至30多
个热带国家和地区，相继建立起
农业农村部热带牧草种质资源
圃、国家热带牧草资源保存中期
（备份）库，目前已累计收集热带
牧草种质资源1.5万多份。

在海南儋州，国家热带牧草资
源保存中期（备份）库，-4℃的中
期低温保存库和-18℃的长期低
温保存库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热
带牧草种子，此刻正在静静休眠中
穿越时空。或许未来的某一天，某
些种类的牧草在野外消失，它们便
会应约苏醒再次绽放生机。

各种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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